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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的姑娘有花戴

甜莲子

! ! ! ! ! ! ! ! ! ! ! ! ! !"相拥道别

我由衷羡慕许嫣然越走越宽的演艺道路
和多姿多彩的社交生活。那一段时间我曾深
信，她一定可以顺利如愿地考上北京的中戏
或者北影。凭着她的天分、热情、毅力和社交
能力，硬件软件兼备，智商情商双高，如果有
一天，她真的大红大紫，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她
的照片和海报，我认为那完全是意料中的事。
而我，这个徒有其表的家伙，缺乏追求梦

想的决心、害怕吃苦受累的懦夫，只习惯扮演
父母膝前的好女儿、老师眼中的好学生，终将
和社会上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一样，一生奔波
在职场和家庭之间，直到红颜老去。毕竟，除
了这样的人生，我还能干些什么呢？勇敢无畏
的许嫣然让我看清自己的平凡渺小。我无奈
地意识到父母为我作出的人生规划也确实不
无道理，很可能是我今生最好的出路。所以，
在我向好友许嫣然献上最诚挚的祝福的同
时，我心甘情愿地一头扎进托福词条三角函
数物理公式里。
时至今日，我妈也许也不晓得当初她一时

心软应允我去电视台试镜，其实是以退为进的
最佳策略。五个月的片场生活彻底灭绝了我心
中的影视明星梦，而之后我和许嫣然交往的点
点滴滴更是让我懂得人和人是不能比的。
中学毕业前夕，我顺利地获得了赴美留

学的签证。临行前夜，嫣然赶来和我道别，拿
出一对亮晶晶的珠珠发夹：“我们俩，你一个，
我一个。”“永远做最好的朋友！”我紧紧拥抱
她，流着眼泪挥手，目送她出了弄堂口才回
家。从小听惯了妈妈说女孩子头上别个发夹
乡里乡气的话，我其实从来都不用发夹的。可
是来美后的这么些年，我却一直珍藏着这个
珠珠发夹。
十年以后，当我和许嫣然的人生在美国

西海岸再一次奇迹般地轻轻重合，我忍不住
慨叹人生如戏。这些年来，我在异国他乡按部
就班地打工、读书、找工作、办绿卡，同时关注
着海那边的消息，无数次默默怀想有朝一日

我和许嫣然重逢的戏剧性画面。
重逢画面一：许嫣然来美国拍戏，我

怀抱儿时信物珠珠发夹千里寻亲，和一
群情绪激动的粉丝一齐被保安强行拦截
在外，我垂头丧气衣衫不整地回家。重逢
画面二：我和许嫣然相拥而泣，我向她哭

诉自己无聊的人生。许嫣然一身的女王范儿，
焕发出温暖成熟的母性气息，她无限同情地
抚摸我的头，安慰我漂泊不安的游子之心。重
逢画面三：我们在某地不期而遇，我惊喜地扬
手呼唤，许嫣然一脸茫然，我们终究擦身而
过，背景音乐是张学友的“似曾相识，偶尔一
张相似的脸庞，只有陌生眼光”。
我何曾想过我和许嫣然最终的重逢和以

上的任何画面完全无关，反而相当讽刺狗血？
大学毕业后，我在旧金山金融区的一家

银行当一名金融数据分析师，每天一身职业
正装，踩着细高跟鞋，和客户虚情假意，对老
板强颜欢笑，满心渴望升职加薪，但是又对头
顶上的那片玻璃天花板无可奈何。只有我自
己知道，这些年来，唯一支撑我的，是来源于
我儿时的舞者梦。
没错。我几乎每天下班后都去旧金山最

大的 !"#舞蹈学校上一堂舞蹈课，然后热汗
淋漓浑身酸痛地坐深夜的地铁回家。这好像
有点自虐的味道———不断折磨自己的肉体，
挑战自己的体能极限，往往最痛最累的时候，
心灵深处释放出最大的快感。我在音乐里恣
意狂舞热泪纵横的时候，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作为生命体的存在，暂且忘却外面的世界。这
一刻，我活着，我是一个快乐的舞者，拥有一
个自由的灵魂！
我是从古典芭蕾初级班开始，慢慢进入

中级高级芭蕾的，之后尝试了现代舞、爵士
舞、国标舞，甚至嘻哈，最后才自我定义为现
代舞者。我尤其钟情于现代舞先驱荷西·李蒙
的风格，那是一种可以让我心甘情愿把所有
的眼泪和欢笑、汗水和情感、灵魂和肉体都毫
无保留地展示在舞台上的艺术。自从认定自
己是一个特立独行至情至性的李蒙舞者，那
个白日里蝇营狗苟平凡卑微的小职员的日常
也有了亮点，之前残缺不全的灵魂终告圆满！
两年前，我加入一个名为“前卫舞动”的草根
现代舞团，我们经常在社区的艺术节、露天音
乐会、慈善活动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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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去电台代唱

一天，“东方”“国华”两家电台请朱介生
播唱，“东方”播出的时间是晚上七点，“国
华”是晚上八点，中间只隔一个小时，朱介生
未加考虑竟答应了。当朱走进首家电台的播
音室才意识到，要他唱完半个小时的节目再
赶到另一家电台播唱，显然来不及了。他唱
了二十分钟便拍拍蒋月泉的肩头说，还有
十分钟你代我唱吧。说完，转身走
了。就这样，朱介生把这一段难得的
十分钟的播唱机会留给了蒋月泉。
蒋也没有辜负朱先生的吩咐，唱得
字正腔圆，一丝不苟。次日，有一个
爱听朱介生调的听客，在书场里见
了朱介生道：“侬（你）真有本事！一
只电台刚唱完，歇歇（一会儿）来勒
（在）另一只电台又唱了，坐汽车过
去也不会这样快呀！”此后，蒋月泉
多次替朱介生去电台代唱，却不取
分文，把电台给的钱都交到朱先生
手中。那时还是一个无名小辈的他，
把去电台播唱当作一个难得的一显
身手的好机会，他紧紧地把握住了。
电台老板听他唱得不错，有时也请他去播唱
“俞调”“薛调”，渐渐地，在收音机里也能听
到蒋月泉的名字了。

在师从张云亭的三年时间里，蒋月泉不
仅去电台唱“俞调”开篇《惊变》《赏荷》《思
乡》《思凡》《霍金定·思吊》，唱“薛调”开篇
《紫鹃夜探》《潇湘惊梦》《宝玉哭灵》，还能学
周玉泉用本嗓唱的开篇《宫怨》《刀会》，以及
《文武香球·一马双驮》中张桂英与龙官保的
选曲。

在上海光裕社道众中，因艺术风格相近
或意气相投，有所谓“上海帮”“苏州帮”之
分。但不管是“上海帮”，还是“苏州帮”，夏荷
生、蒋如庭、朱介生、周玉泉、徐云志、沈俭
安、薛筱卿等这些响档，无论在唱功方面，还
是在说表方面，都十分讲究，各有千秋。蒋月
泉作为小辈，总欢喜挤在他们中间凑热闹，
用心学习老前辈的长处。善于放噱的老先
生，平时说话都很风趣、幽默。那时蒋如庭居
住在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夏荷生住在马路
对面的三和里，他们经常在一起吃酒、打牌、
搓麻将。一天，蒋如庭与许继祥、周玉泉等几

个人正在搓麻将，有人说明天蒋如庭要娶媳
妇，早点去大鸿运酒馆吃喜酒。老朋友娶媳
妇，同道们赶去庆祝一番，这是正常的事。有
个朋友周筱春就拍蒋如庭的马屁：我建议明
天全上海书场停演一天以示庆祝！大家听
了，都觉得周的马屁拍得过分了，但碍于蒋
如庭是大响档，又是 $%个说书艺人联合组
织起来的小行帮的头头，当时无人提出反

对，也无人呼应。因为停演一天，损
失太大，而且牵涉到全市书场及上
海所有评弹演员，这肯定是办不到
的。许继祥嗓子哑，也由于性格关
系，平时不太说话；但只要开口就一
定噱。此时，听不下去了，他也不骂
“山门”，只是接过周筱春的“提议”，
幽默了一下：“照你这么说，明天电
车也要停脱哉！”因为每年 &月 '$

日，是法国的国庆日，上海的法国殖
民地当局规定这一天法租界内，除
了挂灯结彩之外，电车一律停开，这
就对出行的中国人带来许多不便。
许继祥这一句“阴各各”的妙语，妙
在挖苦和讽刺了周筱春拍马屁太露

骨，太肉麻，在场的人都有看法；所以，许继
祥轻轻的一句话让听者都出了气，引得哄堂
大笑。

蒋月泉由此才懂得老先生们要他平时
不演出也要“伴嘴、抬扛”的道理！练“放噱”，
练本领，不仅是在台上，平时也要每时每刻
地练。思想敏锐了，噱的道理明白了，熟能生
巧，就会创造噱头，也会在台上即兴地放优
美的噱头。

光裕社里有不少艺人喜欢踢足球，于是
成立了光裕足球队，蒋如庭担任足球队长，
蒋月泉踢后卫。队员有夏荷生的学生赵天
飞、顾天树，蒋如庭的学生叶天笙、黄玉亭，
此外，还有刘继耀、邢瑞亭、杨振雄等。出人
意外的是周玉泉也喜爱这项运动。光裕足球
队年轻队员据多，整体水平也不差。其时沪
上申曲（沪剧）艺人有一支足球队，两支球队
铆上了劲，便通过电台广播于某月某日在(今
静安)体育场公开比赛。

这下可热闹了，评弹、申曲（沪剧）艺人，
上海人都十分熟悉而且喜欢，名演员比赛，
谁不想去一睹他们在绿茵场上的风采！


